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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蔡玲

11月14日，中国人寿咸安支公司携手
东门社区，共同开展保险反欺诈宣传暨便
民服务活动。活动采用“宣传+服务”双轨
并行的模式，赢得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活动现场，中国人寿咸安支公司工作
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重点讲解
保险欺诈的常见形式、识别方法及可能面
临的法律后果，深入揭示虚假理赔、误导
投保等行为的危害。为增强宣传效果，活
动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居民踊跃参与答
题，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使反欺诈知
识在轻松氛围中深入人心。

活动还同步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专业
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测量血

压、血糖，并给予个性化健康指导；爱心
“小货部”准备了多种实用生活用品，方便
居民就近选购；志愿者理发师免费为老年
人和行动不便群体理发，以细致入微的服
务传递温暖。各服务点位前气氛热烈，居
民纷纷表示，此次活动不仅学到了实用的
保险反欺诈知识，还享受到了贴心的便民
服务，真正体现了“为民办实事”的宗旨。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有效提升了社
区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夯实了保险行业
合规经营的群众基础，也进一步拉近了企
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中国人寿咸
安支公司表示，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常
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与便民服务活动，
为营造安全、和谐的金融环境与社区氛围
贡献力量。

中国人寿咸安支公司联合东门社区开展保险反欺诈宣传暨便民服务活动

新生代中国导演的彷徨与希望

■对于现代人生活的洞察

魏书钧对“元电影”的情有独钟在
《阳光俱乐部》中依然表现得淋漓尽
致。何为“元电影”？它是指关于电影
的电影，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
涉另外的电影文本。听上去很“玄
乎”，其实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它就
是用电影对电影艺术乃至生活自身进
行再审视、再认识。

在他的前作《永安镇故事集》里，
一群人想在小镇中拍一部具有乡愁、
怀旧意味的电影，却在拍摄过程中流
露出矫揉造作的气息，以此指向现代
生活的虚伪；而他的《河边的错误》像
极了侦探小说的探案模式，却根本没
有侦探小说该有的动机、证据、真相，
而是指向理性精神的坍塌。

在《阳光俱乐部》中，主角吴优像
孩子般无忧无虑，加入了由蔡博士组
织的“阳光俱乐部”，成为“高级合伙
人”。戴墨镜的蔡博士站在高处宣讲，
作为虔诚信徒之一的吴优将他说的每
句话都录音保存、反复记诵，当作人生
的信条。然而，母亲患病后，蔡博士的
理念既没能给吴优带来安慰，也没能
让奇迹发生。母亲去世后，吴优仍然
在卧室里大声诵读着蔡博士的那些教
导，但此时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家
——这无疑是对一些毒鸡汤的反讽。

片中，身为医院大夫的哥哥吴迪，
总是教育存在智力障碍的弟弟吴优不
要做“奇怪的事”。然而，本该最相信
科学的他，在面对母亲身患绝症时，却
因为听了同事随口讲述的患者故事，
就将治愈疾病的希望寄托在买来的公
鸡能不能打鸣上。这个荒诞不经的情

节，再次体现出导演对于现代人生活
焦虑的洞察——当看似强大的科学不
能帮助现代人“掌控”生活和命运时，
他们会怎么办？

贯穿电影首尾的音乐，是美国歌手
鲍比·麦克菲林在 1988 年创作的
《Don't Worry，Be Happy》。魔性的
歌词、欢快的音调，象征着现代人对社会
进步的乐观态度，但严格遵循科学精神、
理性规则，我们就一定能领悟到生活的
真谛，并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真相吗？

■新生代导演迷失在呢喃里

然而，当魏书钧抛出这个深刻的
问题后，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来回答
它。事实上，在《河边的错误》里，主角
马哲到底有没有杀死疯子，到底有没
有破案，甚至一年后他与妻子、孩子的
温馨生活画面到底是不是真的，观众
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与其说
这是导演故意留下的悬念，不如说导
演自己也迷失在了主角的“疯狂”里。
或许在他看来，人们本来就很难找到
生活的意义。

这当然不是魏书钧一个人所面临
的困境。在毕赣的《路边野餐》中，男
主人公陈升在多数时间里都更像一个
梦游者、诗人，常常用慵懒的嗓音吟诵
出诗句。片中有一段长达42分钟的
长镜头，同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疑似
出现在同一时空，或者不同的人又交
叉叠加在同一人身上，似乎象征着意
义含混不清的生活状态。

孔大山在其执导的《宇宙探索俱
乐部》中，同样以一本正经的面目“装
傻充愣”，以积极的姿态避世，以迷信

的方式追寻科学，在幻想与现实、荒诞
与庄严之间反复切换。影片结尾，导
演通过人物之口问出了自己一直求索
的问题：人存在于宇宙的意义是什么？

《阳光俱乐部》里，吴优的母亲在
生命步入倒计时后，开始产生一种在
沙漠行走的幻觉。而蔡博士向吴优等
信徒承诺的“大项目”，就是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种树。显然，沙漠是一种意
象，不仅象征着母亲在接近死亡时的
感受，也承载着导演自身的迷茫——
空旷无垠的沙漠是在告诉观众：现代
人想要改变外部世界、对抗自身命运，
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或许是许多新生代导演普遍存
在的问题：当影像指向了虚无和彷徨，
就会缺少最坚实的情感基础。如果阳
光俱乐部的“阳光”并不能给人带来帮
助，那么我们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又应
该是什么呢？

■“寻找”的姿态就是希望所在

《阳光俱乐部》中最有意思，也最
值得玩味的角色，或许就是由贾樟柯
饰演的蔡博士。他一出场，就让观众
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孤注一掷》《草木
人间》《震耳欲聋》等电影对于诈骗组
织的揭露和抨击，但这并不是魏书钧
想要表达的内容。

蔡博士上十节课收取人民币500
元，并不算多；警方上门检查之后，也
证明他确实没有“发展下线”。此时此
刻，观众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蔡博士并
非“骗子”，他是真心诚意地希望通过
自己的讲学让其信徒能保持“阳光”，
尽管场面看起来颇为滑稽。或许，这

本身就是一种对前辈的致敬：一代又
一代的导演，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生
活的意义与“出路”，哪怕有可能会成
为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这种姿态仍
然是值得尊重的。

回过头再来看整部电影，尽管到处
是反讽与消解，但也和蔡博士的事业一
样，并非“无意义”。母亲沈丽萍和哥哥
吴迪，在用不同的方式关爱着弟弟吴
优；吴优遇到的女孩晓雪之所以愿意帮
忙寻找沈丽萍30年前的恋人，是因为
她被这个爱情故事打动了；而沈丽萍生
命的最后阶段，也因为与昔日恋人的重
逢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当晓雪问吴优：“你觉得生活真的
有解药吗？”吴优点了点头，用非常坚
定的语气给出肯定的回答。看起来，
导演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是现代
生活的解药。可是，下一秒，他又开始
怀疑起这个“抽象”的答案。吴优不小
心说出母亲的真实病情，让后者陷入
忧愁。在茫然失措之时，他想要从晓
雪那里寻求安慰，可后者正忙着和男
朋友在一起，根本无暇理会吴优的失
落。原来，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这种情节设定其实并不奇怪，如
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相信“爱”，新
生代导演们也很难清晰地辨析与定义
出自己的情绪，从而陷入某种摇摆与
踌躇之中。好在“寻找”的姿态本身就
是希望所在。母亲去世后，吴优和吴
迪在家里吃起了面，两人默默无语，但
我们都明白，哥哥已经接过了母亲的
责任。影片结尾，吴优抱着两只公鸡
走在长长的路上，直到消失在镜头里
——无论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都要
勇敢地往前走。

本报综合消息 正在院线热映的《阳
光俱乐部》仍然是一部很“魏书钧”的电
影，充满反讽、自嘲、抗拒与解构。如果说
曾经的第五代导演始终怀揣家国情怀与
理想主义，第六代导演一直在反叛和对抗
既有秩序，那么以魏书钧、毕赣、孔大山等
为代表的新生代中国导演则更偏向于强
烈的自我表达。极端个人化的书写方式，
不仅使他们难以被归类，也让他们的作品
带有迷茫与彷徨的气息。


